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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什么是寒冷吗？

你知道什么是痛苦吗？

你知道什么是孤独吗？

在那段被封冻在冰雪中的日子里，他曾独自面对群狼，与巨熊生死相拼，血从伤口

流出都会冻结;他曾尝过兽毛的味道，把冰雪当做水源吞咽;他曾听着自己骨骼破碎的声
音，依然拔出刀奋身一搏。

白日里他在冰雪上寻找熊狼，黑夜时他便在雪洞里独自注视黑暗。这里是朔方原以

北，冰雪终年不会消融，他在这里生活了三年，与之为伴的，仅有一匹狼，一把刀而已。

有时他也会想着逃离，但却总会有火焰燃起，点燃他的愤怒，让他想起过往的那些

刻骨铭心的回忆，那些需要血洗的仇恨。

他走出这里的那一天，外面正值寒冬，朔方原也变成了雪原，看起来并无多少差别。

朔方原的主人，北狄正在举行盛大的冬狩。

他回来了，握着刀骑着狼。

朔方原上。

几名贵族模样的北狄武士正在围猎一头巨熊。他们与巨熊对峙着，正准备发动攻击，

却听得巨熊猛然发出一声咆哮，而后轰然倒地，砸起一片碎雪。

武士们一惊，后退一步，却见碎雪落下，一人骑着高大的巨狼，从雪中走来。那人

头发散乱，披着一张狼皮，单手提着黑色的长刀，胯下巨狼如骏马般高大。

“是你！”为首的武士好像认出了他，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没错，是我。”他开口道，声音有些生涩，那是长期不开口说话的缘故。

下一刻，原本缓慢移动的他突然动了起来，就像雪原上说来就来的狂风，为首的那

武士还未反应过来，他的同伴们便都已倒下，血接连喷涌而出，和后面巨熊的雪混在了

一起，把雪染红。

他有些恍惚，这场景，如同三年前一样，不断有血洒在大地上，把雪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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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可能！”武士惊呼道，眨眼之间，就只剩他一人还站着了。

他冷笑了一声，怎么不可能！三年！三年的时间！他无数次和熊狼拼杀，这长刀在

他手中饮下的血甚至比在此前多少代北狄王都要多，每天他都在风雪中挥刀，甚至连夜

晚在雪洞那些阴冷潮湿的梦中他都在重复着这一刻！

“啊——”他怒吼着，长刀将最后一名武士从颅顶劈成两半！

·一·

朔方原风雪漫天，寒冷不断侵袭着叶凌的身体，他有些后悔没有多带几件棉衣，只

能暗中运起灵力，略略阻挡一下寒冷。

来的时候他把他那个不大的乾坤袋全部装满了干粮，以致于他准备的棉衣只能背在

包裹里，被小师妹——曾经的小师妹，不过他被逐出凌云宗之后，还喜欢叫她小师妹——

嘲笑说像一个大蜗牛。最后他只带了两件棉衣便进入了正值寒冬的朔方原。

太冷了，叶凌想。他慢慢蹲下，抱成一团略微暖和一下身子。

一个黑点在视线里出现，并急速放大。熊？叶凌想。他进入朔方原已经有几日了，

遭遇过一次巨熊，不过被他趴在雪里躲过去了。

他刚站起来想要确认一下，那黑点已经到了他面前。那是一个北狄人，骑着如骏马

般大小的一匹巨狼。

完了，跑不掉了。叶凌想，他早听说过北狄的名号，他们是骑在狼背上的民族，固

执地拒绝一切外来者，很少有北狄人会放过闯入朔方原的外族人。

叶凌拔出剑来，却不知如何是好，那北狄人已经停在了他面前，手里拿着一把黑色

的长刀，胯下巨狼面露凶光。

“哦？外族人？”北狄人打量了一下叶凌，道，“你可知这朔方原是不欢迎外来者的？”

话音未落，那人长刀直接劈下，叶凌下意识地想要举剑相迎，却立刻被打开了，没

有丝毫阻挡刀势！

眼看长刀就到了叶凌头顶，叶凌大脑一片空白，那刀却骤然停住了，长刀悬在叶凌

头顶不到一半寸的地方纹丝不动，静如止水。叶凌吓傻了。

“原来是个孬种，没意思。”北狄人道，他手腕一抖，长刀伴着清亮的刀鸣回鞘，“那

么，留下你的一半食物，现在，滚出朔方原吧。”

叶凌还在愣神中，听到这话如蒙大赫，外界传闻的北狄可不是如此仁慈。他赶紧掏

出乾坤袋把一半的食物倒在地上，

“那大人，我先走……”

“等——”叶凌颤抖的声音还未说完，就被北狄人打断了，他看着叶凌的乾坤袋，“你

是蜀山人？”

“是，是，凌云宗弟子。”叶凌颤颤巍巍地回答。

北狄人若有所思，“大人，我，我先走了。”叶凌有些害怕，他说了个谎。他总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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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曾经他是凌云宗弟子，但在三年前，他就被逐出了宗门，但凌云宗毕竟是个大宗门，

说出来可以壮壮气势。

“嗯，”北狄人好像回忆起了以前的事，心不在焉地回道。但叶凌不暇去顾及那么多，

赶紧跑开了。

北狄人没有管他，翻身下狼，抓起一个饼子塞到嘴里，几下吃完了。

他太饿了。

现在是朔方原的冬狩季节，他已经是一个老人了，本不会来参加这种活动，但在他

唯一在世的同伴的强烈要求下，他还是来了。可怎知三天前他们在这雪原上遇到了巨熊

王，为了引开熊王，他和同伴失散了，失去了补给。

“凌云宗，外面的世界啊，那时我还在凌云里住过几天呢吧，”他自言自语，“回到

朔方原，已经四十年了吧。”

竟然还真会有外面的人来朔方原，不过那小子那么弱，能走回蜀山吗？他忽然想。

·二·

叶凌一屁股坐在地上，喘了两口气。

该不该往北走呢？他想。

他来到朔方原，是为了寻找一种灵草，雪灵草而来的。

雪灵草是一种极珍贵的灵草，对于叶凌这些修灵武的蜀山弟子来说，更是妙用无穷。

它可以给人体瞬间注入大量纯净的灵力，并通过这些灵力给食用者洗经易髓，提升天资。

不过可惜的是它却只生长在朔方原，北狄人不修灵武，这草在他们眼中除了长得好看一

点之外再无他用。而北狄又极度排外，导致它大部分时候都被埋没在风雪中，直到凋零

也无人问津。

寻这雪灵草，叶凌却并不是为了自已，而是为了他那个在凌云宗里的小师妹。他天

资尚可，只是不潜心修炼，而小师妹，则可以说是天资愚钝了。不过没关系，小师妹长

得漂亮，这就足够了。只是漂亮的女孩总是喜欢帅气的哥哥，叶凌喜欢小师妹，小师妹

却喜欢大师兄。但大师兄生性冷淡，沉迷修炼，这让叶凌看到了一丝丝希望。马上就是

小师妹的生日了，叶凌正是准备采一株雪灵草作为礼物的。

可现在他却被北狄人发现了，虽然没有像外界传闻那样丧命刀下，但也少了一半食

物，再往北走可能食物就会不够，而很有可能还会再次遇到北狄。

他正不知道该怎么办，放在雪地上的手却感到了震动，他忙站起身，便看到那野兽

向他奔来！是一头巨熊！

不待叶凌多想，那巨熊已直接向他扑来，叶凌堪堪闪过，却也摔倒在地。躲不掉了，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他爬起来拔出长剑，巨熊也已经站起来，巨大的熊掌跟着就拍下来了。叶凌慌忙后

跃一步，凭着在蜀山战斗的本能举起长剑向巨熊劈下。那剑竟在空中不断的增长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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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是冰霜被叶凌的灵力凝结在剑上，把那剑变成了一柄巨大的冰剑！巨剑重重地砸在

巨熊头顶，砸得巨熊一蒙，叶凌拖着手中断了一断的冰剑后撤两步，与巨熊对峙起来。

这是他会的为数不多的几招灵武招式，显然巨熊没有见过这架式，盯着叶凌不敢妄

动。而叶凌虽然得意，却也很尴尬，冰剑断了一半，另一半还冻在他的剑上，他发现他

提不起来这断了的冰剑……在蜀山时，挥完剑灵力一散去冰霜就会融化，同时在蜀山他

的灵力也不能凝出如此巨大的冰剑，但他忽略了朔方原的寒冷……如今他只能和巨熊对

视，他努力装出凶神恶煞的样子，想要把巨熊吓跑。

巨熊瞪了叶凌一会儿，似乎感觉到了他的心虚，试探着再次向前冲来。叶凌扔掉了

冰剑，躲了过去，却也失去了胜利的凭借。巨熊试出了叶凌的虚实，不再畏手畏脚，冲

着叶凌咆哮一声，眼看就要冲来！

完了，叶凌想。

但转折往往发生在这个时候，巨熊背后传来一声狼嚎，一人骑着高大的巨狼从一个

雪坡后转出，直向巨熊奔来，是刚刚那个北狄人！

他比风还要快，手中刀如闪电，砸在巨熊后颈上。巨熊咆哮起来，北狄人越过它，直

接把还在发愣的叶凌拉上狼来，巨熊在后面追着，他驾狼快闪两步，又把叶凌直接扔了

出去。叶凌到现在还在愣着，他本能地从雪中抬起了头，就看到那人骑狼反身跃起，跨

过巨熊的头顶，巨狼前后爪交替拍在熊肩之上，把巨熊拍倒。巨熊倒下的瞬间，他一跃

而起，随后落在巨熊身上，长刀直接贯入巨熊的后心，鲜红的血从刀身的血槽中喷出，

像是在为他喝彩。

叶凌瞠目结舌，此真乃英雄也！

“小子，还算可以。”那人从熊身上跃下，对叶凌道，“为什要来朔方原啊，你应该

知道这里是不欢迎外来者的。”

叶凌挠挠头，“前辈，我是来找雪灵草的。”

“哦？”那北狄人看起来颇有兴致。

“我父母四年前死了，我要靠自已变强，在蜀山混出个样子来，蜀山的灵药买不起，

我只好来这里了。”叶凌的话半真半假，在蜀山他就用的是这套说法，现在说起来也是

轻车熟路。

但四年前他的父母真的死了。原本他们都是凌云宗中人，四年前他们死于一场宗门

冲突，后来那个宗门被凌云宗灭门了。而叶凌，则是因为生性顽劣，不服教化，又在宗

门无依无靠，虽然天资不错，但还是被逐出了宗门。

“这样啊，”那人低头想了想。

叶凌机灵得很，一看有谱，立刻跪倒在地，“求前辈帮我！”

“罢了，凌云宗于我有旧，就帮你这一次了。”北狄人走过来扶起叶凌，“小子，你

运气好，碰到了我，我年轻时在九州游历过，与你宗门有旧，换做一个其他北狄人，你

今天都是凶多吉少喽！”

“多谢前辈！”叶凌识趣地道。

“我叫赫兰，是现在的北狄王，”赫兰把狼牵过来，“不过即使如此我也不能在部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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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保你周全。看你有志气，帮你一把，拿到雪灵草之后你要立刻离开朔方原！”

“嗯！”叶凌有些惊讶，但还是马上有力地点头。

·三·

叶凌小心地把雪灵草在药盒中装好，内心的激动不言而喻。

赫兰在一旁收刀靠在巨狼身上，“小子，你要回蜀山了？”

“嗯，有了这雪灵草，我再好好修炼，一定能闯出一片天地！”叶凌铿镪有力地回答，

心里却已经想起了自己把雪灵草送给小师妹时的风光，一点也不输大师兄。

操蛋，怎么又想起大师兄了？这次，小师妹一定会喜欢上自己的，对，一定会的！

“你的眼神很深，不过说谎的技巧却不好，”赫兰忽然说，“有些话你在骗我，不过

有些是实话，比如你是个孤儿。”

叶凌心中一惊，吓出了一身冷汗。

“有很多细节会把你的真实情况暴露出来，要在我年轻时，我一定会把你杀了。不

过现在我老了，也就无所谓了。这世间，有几个人在说真话呢？其实，真相一直都在我

们眼中，只是很多人视而不见而已。

“你眼里有种渴望，渴望荣耀，但很深。我也是个孤儿，小时候也会有如你这般的

眼神，那时我希望有个人来帮帮我，可惜没有，所以我现在帮了你一把。

“我的父母死在仇人的手下，我靠着一个朋友苟活了一个月，逃出了朔方原。二十

年后，我回到这里，召起族人发动战争，握住了这柄霜裂的柄，成为了北狄的王。

“你的未来，可能庸碌一生，也可能光芒无限。

“我希望，你在二十年后不后悔当初做下的一切。

“本不该和你说这些的，但你的眼神，总让我想起年少的自己。”

赫兰想起自己小时的事。他的父亲是北狄青苍部的王，但在他十三岁那年，青苍部

和乌月部开始了战争。战争持续了两年，最终青苍部被屠，只剩下女人和孩子做了奴隶。

但赫兰没有，最后的战斗开始前，他被送到了一个地窖里，躲过了屠杀。但地窖里的食

物只够他吃七天，吃完之后他只能饿着。在没有食物的第三天，他己经饿昏了过去，但

天不绝他，父亲给他安排的接应人来了。他是赫兰自小的玩伴，名叫勒索鲁。勒索鲁患

有疾病，十五岁生得如七岁的孩子一般。他做了乌月的奴隶，为乌月牧羊，在牧羊时，给

他带来了食物。他在地窖里又生活了一个月，最终决定逃出朔方原。但勒索鲁如其他所

有北狄人一般固执，不肯与外界接触，两人闹了矛盾，最后赫兰一个人在草原上流亡了

一个月，离开朔方原。他不知道自己当时哪来的毅力和幸运，让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可以

独自逃出朔方原。二十年后，他回到了朔方原，带着已经成年的青苍部的孩子们，以及

其他部落的奴隶，大败乌月部，成为了北狄的新王。

叶凌小心地偷瞄着赫兰，内心五味杂陈。他忽然想起了他的父亲，那个老男人在的

时候，也常和他说这些“不让自己后悔”的蠢话，那时他总觉得烦，但，已经好久没有

5



听过这样的蠢话了……

他父母死后，不过半年时间，他就因触犯门规，拿着几个钱被打发出了宗门。他会

后悔，但无济于事。无论是曾经因为父母也在宗门而对他甚好的师父，还是他曾经无微

不至关照过的小师妹，或者那些说要靠他在宗门混出个样子，让他不离不弃的师兄弟们，

都一夜之间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他靠着自己勉强混了口饭吃，小师妹才第一次找上他，

是来和他借钱的。

即使他常常上顿不接下顿，但他还是混进了原来的圈子中，他知道这里己经不属于

他了，但他还是贪恋这里的快乐，像是吸食鸦片无法戒掉。他努力地装出一切未曾发生

的样子，与师兄弟一起玩乐，好几次因为这失去了饭碗。

如果他有钱，他就可以像同样喜欢小师妹的三师弟那样自己去买那些名贵地灵药

了，而不是来到这鸟不拉屎的朔方原。

如果有一点儿办法，谁会愿意过这样的生活？

“走吧，我再送你一段路，在这里你自己遇到其他北狄不好办。”赫兰已经骑上了狼，

缓缓来到了他身边。

·四·

巨熊的咆哮声远远地传来，相随的还有大地的震动。

“是巨熊王，”赫兰双腿夹了下狼腹，巨狼停下了脚步，“朔方原雪原上的霸主。”

说着，他转向一个雪坡后面，“先躲起来！”

片刻，那巨大的身影便进入了二人的视线。它真的配得上巨熊王这个称号，身形较

叶凌这两日所见的巨熊还要大上一倍，它跳跃着奔跑，叶凌可以清晰地感觉到那震动。

熊王前面似乎还有几个人，骑狼被追着一路狂奔。

“是北狄！”赫兰有些惊喜，转头对叶凌说，“小子，你先下狼，我去帮他们！”

巨狼肌肉如弓弦般紧绷，只待时机一到便如箭般射出。

叶凌半蹲在雪地上，那震动感越来越强烈，带着他的心也不断地跳。

“前辈？”他怯生生地叫道。

“嗯？”赫兰已经是进攻前的状态了，很奇怪地回。

“我还是和你一起上吧！我的灵武也许能派上点儿用处。”

“可前面有我的族人……”

“那个，您不是北狄王嘛，再说，万一那熊王冲我来，我有点怕……”

“算了，上来吧，要抓紧了！”

他刚上狼，那熊王已到身前，赫兰深吸一口气，直射了出去！

熊王刚刚跑过，赫兰骑着巨狼已经窜到了熊王背上，巨大的力量将熊踏倒在地，锋

利的狼爪在它身上留下了几道血痕。他未做停留，越过熊王和那些北狄人汇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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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人是乌月部的人，他曾经的敌人，不过现在是他的子民了。在那些人中他忽然

看到了一个期待的身影。

“勒索鲁！”他惊喜地喊。

“赫兰！”勒索鲁同样惊喜，但马上，他就发现了和赫兰一同骑在狼背上的叶凌，“外

族人！”

“赫兰！你答应我不再和外界接触的！为什么你……”身高刚到四尺的勒索鲁顿时

气红了脸，骑狼后退几步，和赫兰拉开了距离。北狄的武士都骑着高大的狼，只是赫兰

的最大。

“勒索鲁，你听我解释……”赫兰忽然有些慌乱，伸出手好像要抓住勒索鲁。叶凌做

在赫兰背后，紧紧抓着狼毛不知所措。

但勒索鲁再也没有机会听赫兰的解释了。他忘记了自己背后还有熊王，他每远离赫

兰一步，便是靠近熊王一步。

“不——”赫兰忽然歇斯底里地喊，没有迟疑立刻纵狼向前奔去，把愣在一旁的叶

凌摔在雪地里。但他还是晚了一步，熊王已经站起身来，没等勒索鲁回头看便把他提起

来撕成了两半。赫兰刚好在这时冲了上去，少年玩伴的血洒了他一身。

“啊——！”他怒吼起来，巨狼在熊王四周不断跳跃，赫兰挥舞着霜裂，攻击如暴风

雪般狂烈。

但始终，只有他一人一狼在战斗。

体型的绝对差距让熊王找到了空子，他趁赫兰喘气攻势稍弱时，立马起身，像山岳

跳跃着逃离了。

赫兰正要去追，却见乌月部的武士围在了他面前，挡住了他的去路。

赫兰双眼血红，那是愤怒在燃烧，“为什么不出手！为什么！”他咆哮着。

“大王莫急，您马上就要再次见到您的朋友了。”为首的乌月武士阴阳怪气地道。他

叫多萨，是上任北狄王的长子。

“多萨你什么意思！”赫兰意识到了事情不对，缓缓驭狼后退。

多萨没有答话，而是拔出了雪亮的长刀缓缓逼前，他身后的武士也如他一般，拔刀

上前。

乌月部反了！

“其实本来我们是不打算动手的，风险太大了，面对两个青苍部绝世的武士，还有

雪原的霸主熊王，我们这几个人还不够您们试手呢吧，可惜，哈哈——”多萨大笑，看

向叶凌，“您却带了个外族同伴，一切都就好说了，勒索鲁死了，熊王被击退了，我们的

对手只剩下您，还有您的外族朋友了。”

边说着，他们已经将赫兰逼回到叶凌身边，武士们散开，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赫兰环顾四周，算上多萨一共有十个乌月武士，形势十分不利。他回头把已经近乎

痴呆的叶凌拉上狼来，忽然恶狠狠地说，“小子，我真想把你杀了！”

多萨却在一旁讥讽，“哟，大王这么关心这小子，不会是大王在外面的私生子吧！哈

哈——”乌月的武士们一齐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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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嘴！”赫兰暴喝一声，向多萨冲去，但多萨和周围两个武士一架刀，便将赫兰挡

了回去。

赫兰和叶凌被围在中间，包围圈越来越小，赫兰忽然想到了对策。他回头问叶凌:
“你能控制灵力扬起碎雪吗？”

“嗯。”叶凌点点头，但明显还很茫然。

“记住这些武士的位置，然后扬起雪雾挡住他们的视线，明白了吗？”

叶凌明白了，他点了点头，翻身下了狼拔出剑。

多萨等人停下了脚步。

叶凌暗聚灵力，忽然碎雪扬起，所有人视线内一片雪白！

叶凌马上狂奔着逃离，他一跑开，碎雪中的灵力便溃散了，碎雪随之落下。赫兰正

纵狼冲向多萨，想要一刀取多萨项上人头。但碎雪落下，多萨也恢复了视力，连忙抬刀

抵挡，其他武士也发现了这边的状况，马上就要再围上来。

“唉，”赫兰叹了口气，马上转身冲向叶凌抓起他扔到狼背上逃开了。

·五·

三天后，某雪洞内。

赫兰和叶凌沉默无声地啃着已经不多的干粮。巨狼匍匐在一边用舌头梳理着自己的

毛发。

“前辈，对不起。”叶凌忽然说。

“没什么，该来的总会来的，这是多萨的罪，我会让他用命还回来的。”赫兰说。

他好像忽地苍老了。虽然之前他也已经满头白发，却丝毫不显老态，但这两天叶凌

看到的赫兰，却像是变了一个人，仿佛一瞬间流逝了半生光阴。是他的眼神，他的眼神

疲倦了。

“小子，回蜀山去吧，这里的恩怨已经结了百年，但和你并没有关系，不要纠缠进

来，白白地送了性命。”赫兰又开口道。

“可是前辈您一个人……”

“四十年前，我回到朔方原时，也是一个人。”

顿了顿，他继续说:“我是北狄的王啊，我手里还握着王刀霜裂，我还骑着朔方原上
最高大的巨狼，我又怎会输给那个毛头小子！

“四十年前，我重新踏上朔方原的土地。那时我孤身一人，手里只有一柄最普通的

钢刀。我遇到巨狼那天，它正被一群草原狼追赶，我杀了那群狼的狼王，驯服了它做了

我的坐骑。野生的巨狼已经灭绝了，它是百年内我们找到的唯一一匹，族内的巨狼都是

像马一样一代代饲养的，所以它们没有我的狼高大，因为我的狼是野生的！他们也没人

可以战胜我，因为我也是野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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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召集了战败在乌月部手下的部落，他们大部分已经是乌月的奴隶了，但我还是

打败了乌月，乌月的王，也是当时的北狄王，跪在我面前奉上了霜裂，以祈求我不要屠

杀他的族人！

“看来四十年过去，多萨已经忘了他父亲的下场了！”

他站起身来，巨狼跟着起来，“回去吧，你不属于这里的。”

边说着，他翻身上狼，“自己小心点，回去吧，我也帮不到你了。”

言罢，他不做停留，纵狼驰去。

叶凌呆呆地看着他，还没来得及说话，赫兰便已走了。他说得慷慨激昂，可叶凌总

觉得他是那么疲倦。

赫兰翻过两个雪坡，放缓了脚步。叶凌没看错，他确实疲倦了。正统的青苍部原就

只剩他和勒索鲁两个老人了，他们还都未曾婚配，所以现在，他是真的孤家寡人了。

·六·

叶凌独自一人走在风雪中，这是他与赫兰分开的第三天。

他从仅有的几个饼子中掏出一个，慢慢啃起来。从进入朔方原时起，他就在吃这些

饼子，一直吃到现在，一天前他终于吃不下去了，把半个饼子扔到雪地上，饿了一天。

现在他又吃起了这饼子，却觉得美味无比。

他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明明已经没有多少食物了，却还是任性地浪费。

他就是这么个不成器的人啊，他想。

他能回到蜀山吗？回蜀山去又能有什么用，就算他有雪灵草，可小师妹只是会高兴

地笑笑，再去找大师兄吧？谁会喜欢他这样的人呢，无依无靠，没有前途。

赫兰说他不属于朔方原，可他又属于哪里呢？蜀山？他至亲的人已经死了，他的师

父把他逐出了师门，他喜欢的小师妹，只会来找他借钱而已。在蜀山的那些快乐，不过

是泡沫上的幻影罢了。

他蓦地发现，其实他早已失去归宿，只是像一个影子一样活在黑暗里。

仔细想想，自父母走后，真正关心他的人却是赫兰，还被他害了。

两天前他还在雪原上看到了狼跑过的痕迹，他知道，那样的爪印只有赫兰的巨狼才

会留下;他也知道，在朔方原寒冬的风雪中，只有刚刚留下的足迹才不会被风雪覆盖。只
要他立刻沿着足迹追过去，就能找到赫兰。可是他并没有，他回头了，朝着相反的方向

逃也似地跑开了。

他害怕了。曾经赫兰是整个北狄的王，可以保护他，可现在他也是一个人了，还被

北狄追杀，和他在一起只会更危险。

所以就让他一人在这雪原上流浪吗？他明明已经那样累了。叶凌忽然觉得心像是被

刀剐一般地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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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就算和他在一起也没用，自己这么弱，不过是给他增添负担罢了。叶凌无力地

安慰着自己。

他把手深深地插入雪地里，想用寒冷掩盖自己的愧疚。

但他好像摸到了什么硬硬的东西。

他抓出来一看，却忽地吓出一身冷汗。

是昨天他扔掉的半个饼子……他又走回来了！

他猛地站起，大地又好像震动起来，有什么东西从雪坡后翻过来了。

·七·

赫兰全身肌肉紧绷，死死地盯着熊王，双眼通红。他已经和它战斗了近一天了，现

在仅靠最后的意志在坚持着。

从雪洞出来后他就在寻找熊王。他真的累了，厌倦了部落间的仇杀，而且青苍部只

剩他一人了，纵使他是曾经的王，也无力回天了。他现在只想杀了这熊王，替老友报了

仇，也给自己一个交代。

巨狼在熊王身后发动了攻击，熊王愤怒地转身拍下，巨大的力量倾泄在雪地上，砸

出极大的一个坑。巨狼已经越过了它，冲向赫兰，赫兰骑狼逃开，熊王马上奔跑着追了

上来。

他越过一个雪坡，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叶凌。

赫兰忽然有些欣慰，他还是找到了自己，这么多天没有白帮他。

叶凌看清了来人和他背后的熊王，还未反应过来他们便已来到他的面前。他细看赫

兰，悔恨像冰冷的水在他身体内涤荡，吸走他的所有力气。

赫兰极为狼狈，些时他身上有不下二十道伤痕，有些还在汩汩地往外冒血。他的霜

发已经被血染红，脸上挂满血丝，和通红的双眼相映衬。

赫兰忽然回身一刀砍在熊王身上，不顾一切的气势好似一个走入穷途的恶寇。熊王

吃痛，在叶凌面前停了下来，但它马上抓住了赫兰的破绽，一挥熊掌划下了赫兰的左臂，

鲜血如泉般喷涌，洒在叶凌身上。

“啊——！”叶凌咆哮起来，那些悔恨全部被愤怒点燃，像火焰般腾腾燃烧。他拔出

剑砍在熊王身上，疯狂地用灵力卷起风雪，迷住熊王的眼睛。熊王在和赫兰的战斗中也

已受了不少伤，此时面对发疯的叶凌竟有些招架不住。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大家就不能好好的呢？

叶凌不断怒吼，但很快他便力竭了，不得不扶着剑开始喘息，熊王也有些忌惮他，

退后两步不敢妄动。

“因为这就是生活啊，”赫兰在一旁艰难地开口道，他用那张可以说是五彩斑澜的脸

勉强给叶凌挤了一个笑容，却又马上吐出一口血来，“生活本就是在痛苦中寻快乐，纵

使是真的到了永远快乐的仙境，那样的快乐又有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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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辈——”

“虽然你不该过来的，但看到你来，我还是很高兴，”他说着，把手中的刀扔给了叶

凌，瘫坐在地上，“用这柄刀，剑是花架子，保不了命的。”

叶凌接住刀，面向熊王。剑确实是花架子，中看不中用，刚才他那些看似猛烈的攻

击事实上并没有对熊王造成多少伤害，只是靠风雪唬住了熊王。他当初选择学剑，其实

也只是因为小师妹说他拿剑的样子真帅。可小师妹还是喜欢拿刀的大师兄。

“哈哈，真是精彩！”一个不合时宜的声音响起，多萨带着大队人马走了过来。

·八·

三拨人马对峙起来，或者说是多萨带人看着叶凌和熊王对峙。

叶凌和巨狼缓缓退到赫兰身旁，一前一后将他护住。叶凌已不知如何是好，熊王就

在不远处，暗暗发出低声咆哮。

“这是劫数啊，果然是逃不开的，不过，小子，这不是你的劫数。”赫兰忽然开口道，

他挣扎着站起身来，竟带着一身的伤势骑上了狼。他伸手从叶凌手上取走了霜裂，“还

是看我的吧！”

“王？”有武士在远处询问多萨。

“守好自己的位置，不要怕，他已经是强弩之未了。”

赫兰单手提着长刀，回头对叶凌道了:“跟紧了，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前辈你的伤……”

“无碍。”

叶凌还想说什么，但赫兰已经看向了多萨。他抬起头，像鹰扬起了首，纵使满身伤

痕，但他的眼神却锐利得似一支箭，直射向多萨。叶凌心中忽然真的升起了一些希望，

他好像看到了赫兰第一次斩杀巨熊时的英姿。

这样的人，应该会创造奇迹吧！

赫兰冲了出去，随即有箭射来，巨狼几下闪身便闪躲过去。

突然间，赫兰倒在了雪上，血洇红了雪面。压在他身上的是熊王巨大的熊掌。

赫兰死了。

死了。

叶凌跪倒在地，忽然觉得世界好吵。熊王偷袭成功，得意地吼了几声，像是在炫耀。

巨狼躲过了熊王的拍击，却没有想到赫兰掉了下去，呜哇呜哇地叫着。

四年前，他父母死时候也是这样。敌对宗门的人得意地笑，凌云宗的人愤怒地骂。

叶凌独自躲在角落里，只觉得世界好吵。

多少年他都不愿去回忆那个日子，总觉得只要逃开了悲伤就不会追上来。所以他没

心没肺地活着，似乎那些痛苦从来没有来过。

原来痛苦总会不断地找到你，你无力去改变，就只好去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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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想再承受了！

他冲向熊王，灵力在他拳上凝聚，疯狂地打在熊王身上，但熊王是回身一扫，便把

他拍倒在地，转身去对付巨狼了。

远处多萨抬手制止了准备冲上去的武士，“再等等，我要连这熊王的头颅，一同挂

到我的帐内。”

叶凌抓起赫兰的刀，刀柄上还有赫兰的血，再次冲向熊王。可无论冲上去多少次，

都无济于事，很快他便力竭了。巨狼还在和熊王周旋，叶凌跪在地上，几乎没有力气站

起来了。

力量，我要力量，我要变强！他在心底咆哮，可这却并没有让他站起来。

忽然，他掏出了一个药盒。那是雪灵草。他毫不犹豫地将其扔进嘴里，大口嚼碎。

灵力涌入了叶凌的身体，他站了起来，挥刀砍向熊王，大量的灵力加持下，刀身直

接没入了熊王的身体。熊王愤怒咆哮起来，但只是让叶凌的刀势更猛。又一刀下去，再

一刀，不过十刀，熊王山岳般的身躯便轰然倒下。

叶凌骑上巨狼，面向多萨，“你们，也逃不掉！”

“杀了他！”多萨大喊，武士们蜂拥而上。

巨狼在血雨中驰骋，叶凌每一刀下去，必有一个武士倒下，但他也感受到雪灵草的

力量已经不多了，可乌月的武士只倒下了三分之一。

他猛地冲向多萨，想要将其斩杀，但武士马上挡在了他面前。他知道，他已经接近

极限了。

叶凌后退两步，武士们却不敢上前。

忽然他驰狼向着风雪来的方向奔去，武士们想要追上去，却被多萨挡下了。

“他跑不了的，那个方向是北方，只要他还想走出朔方原这风雪，他就必须南下经

过我们的领地，没人可以在北方生活，他一定会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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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 2026 年 1 月
约莫两个月前，我重新读了《九州缥缈录》。然后回想这个小故事，发现我其实是在

完全模仿《九州缥缈录》中的情节和设定。但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写它之前，我

确实读过《九州缥缈录》，但我确信我并没有刻意去模仿它。直到我重新读了，我才发

现我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被江南的影子笼罩了。这让我很吃惊，也让我很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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